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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5岁的王凯出生于

烟台市福山区， 1992年 7
月，王凯中专毕业，被分配到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邮政
局做了一名邮政储蓄员。

1995年，王凯认识了在
福山区邮政局工作的孙静。恋
爱三年，他们顺理成章地结为

夫妻。婚后，他们的小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令人羡慕。

但王凯并不满足，在他看
来，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储蓄
员，比起大款们却还是相差甚
远。尤其是近几年，眼看着很
多同学和朋友都相继成了老

板、经理，个个腰缠万贯、趾高
气昂的样子，他本来就不平衡
的心态更加偏离了轨道。

1999年，国家先后推出
了电脑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
各种媒体都开辟了彩票专栏，
大肆渲染彩票事业的蓬勃发

展之势。在广大彩民看来，买
彩票不仅可以支持国家的福
利和体育事业，而且还能满足
一夜暴富的梦想，无疑具有相
当大的吸引力。

起初，王凯对彩票并没有
什么兴趣，但随着彩票的不断

普及，尤其是百万大奖接连中
出，他的心态悄然起了变化。
他想，原来买彩票真的可以让
人一夜暴富，既然我没有机会
做生意挣大钱，何不通过买彩
票中大奖实现发财梦呢！

王凯对彩票的态度来了

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起初
的嗤之以鼻迅速转变成一个
狂热的彩迷。起初，他也和别
人一样，每次只是买个三注五
注碰碰运气。半年中，他中过
几次小奖，5块、10块，最多
的时候居然中了 200块钱。

初尝甜头的王凯坚定了买彩
票中大奖的决心。但他认为，

想要中大奖，必须敢于下大本
钱，这样才能提高命中率。于

是，他开始不满足于每天买
三注五注，而是逐步提高了
投注数额，从几十到几百，有
时甚至一天就投入一千块钱
买彩票。

那时，孙静已经知道丈夫

迷上了买彩票。起初她也劝过王
凯，说把钱投到彩票上风险太
大，不如用来炒股或买基金 。
但王凯根本听不进去妻子的话，
他已经被一夜暴富的美梦冲
昏了头脑。见丈夫对自己的话
无动于衷，孙静也就不再说什

么了。她想，反正现在生活无
忧，丈夫买几张彩票算不了什
么，再说了，万一丈夫手气好
中个大奖，他们下半辈子就可
以过好日子了。

妻子的默许更加“鼓舞”
了王凯买彩票的热情，在他看

来，大奖已经离他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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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凯在彩票上投入将

近两万元的时候，他中奖的金
额加起来还不到一千元。大奖
迟迟未到，王凯心里越来越着
急，他再次加大了投注数额。
从 2005年 7月起，王凯瞒着
孙静把家中的积蓄悉数取出，
连续大量购买彩票。很快，家

里的10万元积蓄被他挥霍一
空。此间除了偶尔中5块、10
块的小奖之外，王凯的暴富之
梦仍旧遥遥无期。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孙
静才着急起来，不停地埋怨王
凯。王凯也十分懊恼，没想到

10万块钱的积蓄这么快就全
赔了进去。但妻子的埋怨、自
己的懊恼并没有打消他一夜
暴富的梦想。他信誓旦旦地对
孙静说：“我迟早有一天会中
大奖的！”看着丈夫满怀信心
的样子，孙静又动摇了。她想，

既然丈夫这么有信心，如果真
中了大奖，以前的损失就都赚

回来了。
2005年 7月下旬，王凯

多次找到和他关系比较好的
同事李文，提出要借 5万块
钱，并许诺十天之后就还给
他。李文考虑到王凯平时为人
还不错，就把钱借给了他。拿

到钱之后，王凯仿佛抓住了救
命稻草，他孤注一掷，把这 5
万元全部买成了他认真计算
的彩票号码。第二天，中奖号
码出来了，结果事与愿违，5
万块钱又一次打了水漂。

截至 2005年 7月底，王

凯已经先后投入近20万元购
买彩票，却一直没有中奖。20
万元，相当于王凯夫妻两个人
四年多的工资收入，这对于一
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无疑
是一笔巨款。

没有钱怎么买彩票呢？想

来想去，他把目光投向了客户
储蓄款上。虽然他知道这是一
种犯罪行为，但出于对大奖的
潜心研究和“绝对把握”，王
凯决定铤而走险。8月 2日，
王凯把一位储蓄客户到账的
转账支票 27万元暂缓存入

储蓄账户，而是在一周之内分
三次全部购买了彩票。不过，
巨大的投资并没有换来大奖
作为回报，27万元有去无回，
王凯的中奖梦又一次破灭了。

这时，眼看丈夫越陷越
深，沉迷在大奖梦中无法自拔

的孙静不仅没有及时劝阻，反
而纵容甚至帮助丈夫在犯罪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王凯挪
用公款购买彩票导致单位账
户出现巨大亏空时，为了应付
单位检查，孙静竟然从自己单
位挪用公款，拆东墙补西墙，

帮助丈夫掩盖犯罪事实。8月
7日上午，也就是王凯第一次
挪用公款27万元全部用来购

买彩票之后，孙静接到王凯打

来的电话，说单位马上要检查
账户，让她无论如何都要筹集

27万元打到他的账户上。接
到丈夫的电话，孙静竟用虚填
拨款申请单的方法，挪用营业
额款 27万元交给了王凯，暂
时充抵了王凯的库款，瞒过了
单位检查。

这时，王凯已经彻底丧失

了理智，在他的眼中，只有
“大奖”在向他招手，完全把
财经纪律和国家法律抛之脑
后。8月10日，在挪用客户储
蓄款之后，他把手伸向了由他
直接保管的单位备用金账户。
直接提取现金30万元，在两

天时间里全部用来买了彩票。
12日，他又采取虚设账户空
存提现的办法，一次性挪用人
民币50万元。这时，王凯仍旧
没有停止他疯狂的买彩计划，
从 12日到 17日的六天时间
里，王凯又先后挪用公款 108

万元，而这些巨款只是在他的
手上停留了几天，接着就全部
“捐献”给了彩票事业。

在此过程中，孙静继续充
当着给丈夫打掩护的角色。8
月 15日和 8月 17日两天，
她又先后两次采取拆东墙补

西墙的方法，以上次相同的方
法分别挪用公款 11万元和
70万元，打到了王凯的账上
应付检查。检查一结束，王凯
又把钱打回了孙静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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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208 万的巨额亏

空，王凯终于醒悟了。
2005年 8月 18日早晨，

一夜无眠的王凯哭着对孙静
说：“我挪用了单位 208万，
与其等着公安抓我，还不如自
己到公安局自首算了。”听了
丈夫的话，孙静也深知他们的

罪行之重，面对这种结局，她
后悔了，后悔当初因为贪婪之

念和侥幸心理而对丈夫的行
为一再纵容。就像做了一场

噩梦刚刚醒来，夫妻两人抱
头痛哭。

当天上午，王凯迈着沉重
的脚步来到烟台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投案自首，
他声泪俱下，向公安机关交待
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孙静也

于当天下午向单位领导交待
了她挪用公款、帮丈夫应付检
查掩盖罪行的事实经过。

烟台市检察院立即接手
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彩票”大
案。18日下午，办案人员在王
凯的家中找到大量福利彩票

和体育彩票，金额总计为
204.91万元，平均每张的投
注额达到 4000元，其中投注
额最大的一张多达5万元。

2005年 2月 23日，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
王凯挪用公款一案。法院认

为，王凯身为一名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进行购买彩票的
营利活动，不仅挪用的数额巨
大，而且不能退还，给国家造
成了巨大损失。而孙静在司法
机关传讯前能主动向本单位

领导交代自己的罪行，其挪用
款项也都在案发前归还，并未
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依法可
予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
判决王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妻孙静也同样以挪用公
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5年。
宣判当天，王凯痛哭流

涕。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孩
子。夫妻两人同时判刑，而自

己判的又是无期，不仅家庭毁
了，对孩子来说更是巨大的心
理创伤。他担心自己的孩子以
后会因此而被人看不起，影响
了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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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库原是吉林市某建

筑公司的员工。由于脾气急
躁、性情多疑，第一任妻子于
1987年和他离婚。1990年2
月，经人介绍，郑保库和吉林
市近郊的尹燕萍结为秦晋。第
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1996年，郑保库所在单

位不景气。夫妻俩一商量，干
脆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在离
家不远的一个农贸市场租了
个摊位，卖豆制品。

郑保库身高力大，尹燕萍
心细手勤，夫妻俩把个小小的
豆腐摊经营得颇有起色。生意

愈做愈大。不久，两人分开经
营，尹燕萍到另一处市场又租
了个摊位。

1998年 8月的一天，郑
保库收摊回到家里，发现妻子
还没有回来。快8点时，尹燕
萍才带着满身疲惫进门。郑保

库气呼呼地问尹燕萍干什么
去了。尹燕萍解释说：“我看
还有人买货就晚收了一会儿
摊子，想多挣几个钱……”尹
燕萍话未说完，脸上就重重地
挨了一巴掌“什么卖货？是跟
谁约会去了吧？”

2005年春节期间，郑保
库夫妇领着女儿去哈尔滨尹
燕萍的大姐家串门。给他们开
门的是尹燕萍大姐的儿子艾
兵。艾兵比尹燕萍小 10岁，
是个浓眉大眼的帅气小伙，在
广州工作，已经好几年没见到

小姨尹燕萍了。看到小姨一家
来了，艾兵非常高兴，加上节
日气氛的烘托，他激动地叫了
一声“小姨、小姨父”，便将刚
脱掉鞋子的尹燕萍抱了起来。
看着娘家侄子将尹燕萍抱起
来的亲热举动和尹燕萍涨红

的脸，郑保库心里犹如打翻了
一只醋坛子。

因为尹燕萍和艾兵几乎
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所以她见
了艾兵也很亲切，谈笑间说了
许多小时候的趣事。郑保库越
听心里越烦，他端起酒杯要和

艾兵斗酒，而艾兵并不善酒，
只喝了一小口。郑保库更加不
满，借此和艾兵吵了起来，

被家人劝住。郑保库由此
断 定 尹 燕 平 和 艾 兵 之 间
“有事儿”。

郑保库和尹燕萍带着女
儿闷闷不乐地回到吉林。刚进

家门，郑保库再次打骂尹燕
萍，让她交代和艾兵的 “奸
情”。气愤至极的尹燕萍终于
忍不住了，她发疯似的和丈夫

厮打在一起。郑保库见妻子居
然敢和他动手，愈发暴跳如
雷，挥拳照着尹燕萍的面额打
去。鲜血立刻顺着尹燕萍的鼻
孔往外窜出来。郑保库突然看
见尹燕萍的鼻子有些错位，傻
眼了，连忙将她送到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尹燕萍鼻骨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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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库将妻子的鼻骨打

折后，心里也曾有过愧疚和自
责，同时他也怕尹燕萍提出和
他离婚。因此，在尹燕萍养伤
的日子里，他小心翼翼地陪护
着，每天都调着花样给她做好
吃的。

望着丈夫为自己忙前忙

后的身影，尹燕萍不但忘了
伤痛，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受
了点伤，不然郑保库哪会这
般殷勤。

2005年 6月 28日，郑保
库在早市卖鱼时遇到了一个
大主顾，一下子挣了 300多

元钱。回到家，郑保库将钱交
到尹燕萍手上。尹燕萍很高
兴，她早就想给郑保库买几件
像样的衣裳，一是平时没有时
间，二是郑保库总跟她打架，
弄得她没了那份心情，所以一
直没有去买。现在，看到丈夫

笑吟吟的样子，她有了逛街的
兴致，跟郑保库一说，郑保库
爽快地答应了。

下午3点，两口子购物完
毕，拎着大包小包兴高采烈地
回家。尹燕萍见丈夫高兴地在
穿衣镜前试穿新买来的外衣，

便趁势说：“艾兵是个懂事的
孩子，家里这些做长辈的都

挺喜欢他的，你确实错怪
我们了。他这几天又从广
州回来了，我们明天上哈尔滨
看看他吧，也给人家恢复个名
誉……”

话还没说完，尹燕萍就发
现丈夫的笑容在脸上僵住了。

他连撕带扯脱下身上的外衣，
指着尹燕萍的鼻子大骂她贼
心不死。尹燕萍没有想到丈夫
这么快就翻脸，但她不甘心这
个黑锅永远背在自己身上，便
毫不示弱地和郑保库对骂起
来。夫妻大战再次爆发了。

两个人一直吵到半夜
12点多。其间，郑保库几次
对尹燕萍动手，尹燕萍忍不
住还击。可是，任凭尹燕萍
怎样拼命，也根本打不过丈
夫，气得尹燕萍哭泣不止。郑
保库仍然不肯罢休，他逼着

尹燕萍到她父母家，让她当
着老人的面承认与艾兵有
染，“我怎么想，都认定你和
艾兵不正常，你不提他还罢，
一提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如果承认了，这件事还能
解决，你再不承认，我干脆杀

了你，然后自杀……”
两个人越吵越凶，互相用

最为尖刻的话语攻击对方。吵
累了，两个人便准备睡觉。可
谁也睡不着，尹燕萍便找出一
盒安神丸，两人各吃了两颗。
郑保库有失眠症，吃了安神丸

仍睡不着觉，就又找出6片安
定片服下。不一会儿，郑保库
就发出了鼾声。

尹燕萍却怎么也睡不着
了。借着窗外的月光，她看到
郑保库熟睡的脸上仍是凶巴
巴的，又想到郑保库刚才说的

要杀死她的话，心里绝望了。
她上了趟厕所，回来时顺手在
厨房拿起一把铁锤放在了床
头柜上，然后坐在床上连吸了
三根卷烟。一边吸烟，尹燕萍
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将这些
年郑保库对自己的猜疑和殴
打的情景重演了一遍。她愈想

愈气，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她
的脑际：自己白天打不过他，

现在他睡着了，干脆打死他，
然后用绳子上吊自杀。

尹燕萍从抽屉里拿出一
把水果刀，在郑保库的脖子上
割了两下。刀刃并不锋利，只
将郑保库的脖子割开了一个
小口。而睡梦中的郑保库并没

有醒来，翻过身趴着又睡。尹
燕萍见郑保库不痛不痒的，感
觉不解气，顺手拿起铁锤朝着
郑保库的头顶砸了几下，立
刻，有血涌出来。

郑保库终于醒了。他打开
灯，看见尹燕萍拿着锤子坐在

他的身边。郑保库拼命和她厮
打起来，并大声叫醒了睡在另
一房间的女儿。女儿奔过来，
将父亲拉到一边。

痛不可忍之下，邓保库拨
打了报警电话……

5分钟后，110巡警赶到

现场，将尹燕萍送到当地派出
所，随后又将郑保库送往土城
子化工医院。

经法医鉴定，郑保库系头
颈部外伤，构成轻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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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7月 26日，尹燕

萍因涉嫌杀人，被当地检察院
批准逮捕。

在尹燕萍被抓的最初几
天，郑保库确实感到了解恨。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郑保库
却感觉到没有尹燕萍，自己的
生活竟一塌糊涂。

以往，郑保库每天早上
四点钟就得到水产批发市场
去进鱼，五点钟赶到早市。
可即使他起得再早，也总能
吃到妻子端上来的热乎乎的
饭菜。可眼下，再也没有人
唤他起床，没有端到嘴边的

可口饭菜了。
同时，郑保库在精神上也

备感折磨。夜晚，守着孤衾冷
枕，他怎么也睡不着。闭上
眼，妻子的音容立刻会浮现
在眼前。

2005年 8月 22日，当地

检察院以尹燕萍犯故意杀人
罪，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

消息传来，郑保库意识到
妻子可能被判重刑，当即找到
公安机关要求撤案。但办案人
员告诉他，尹燕萍企图杀人的
犯罪事实已经成立，案件已移
交检察机关，不可能再撤。郑
保库又急忙找到检察院，检察

院答复他，尹燕萍犯罪事实清
楚，且属于公诉案，绝对不能
撤案。

11月 18日，当地法院开
庭审理了尹燕萍故意杀人案，
郑保库匆匆来到法庭。庭上，
受郑保库的委托，辩护律师提

出意见：被告人的行为是犯罪
中止，不是犯罪未遂；被告人
犯罪后有自首情节，应该从轻
处罚。这时，郑保库以被害人
的身份向法庭提出请求：被告
人犯罪是因自己的过错引起，
自己在此案中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被告人犯罪是在忍无
可忍的情况下实施的，希望根
据具体情节从轻处罚。

2006年3月 24日，当地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尹燕
萍有期徒刑三年。尹燕萍表
示服罪，没有提起上诉。对这

个判决结果，郑保库也略感
欣慰。

2006年 5月 10日，郑
保库得知第二天尹燕萍就要
从看守所投放监狱，投监前
允许家属会见。第二天早
上，郑保库急匆匆赶到看守

所。在会见室，郑保库一手
握住妻子的手，一边抚着妻
子憔悴的面庞，潸然泪下。
他向妻子忏悔道：“都怨我
胡乱多疑，不懂得珍惜我们
的感情，才把你推入深渊，
有罪的是我啊……”

此时，尹燕萍也充分意识
到了自己的过错，她抚摸着郑
保库头上已经愈合的伤口，泪
流满面地说：“别说了，是我
一时失控，砸伤了你。好在血
的教训让我们都意识到了自
己的毛病。我现在已经不再绝
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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